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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根植于民族历史之中,国家认同不论从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角度

来说,其实质都离不开文化的根基,文化基因实质上已成为国家认同价值生成的逻辑.
利用文化基因的“人为”编码与“为人”指向性统一的特性,发挥文化是民族传承的符号

和文化自觉的条件的基因功能,实现国家认同价值的生成.
〔关键词〕文化基因;国家认同;价值生成;逻辑

国家认同的价值是公民和社会在国家认同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

的,以公民对国家“文化—心理”形成和“政治—法律”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

观的主体意识,是国家认同的效用与人的本性、目的、需要相一致、相适应、相接

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国家认同在认同活动中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和人

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国家认同包含政治认同和文

化认同,核心是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建设.文化认同根植于民族历史文化中,而政

治认同则体现在制度和权力的建构运行中.不论文化认同还是政治认同,其实

质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实质上是决定国家认同价值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从文化角度理解、阐释国家认同,研究文化基因作为国家认同价值生成的逻辑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基因的特性:人为的编码与为人的指向性的统一

文化是一种编码.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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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编码”是计算机技术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概念,它是为完成某个目标或

任务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法和步骤制作的数字语言代码(即程序).而文化是什

么? 先看格尔茨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最好不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具体行为

模式———习俗、惯例、传统、习惯———的复合体,直到现在大体上都是这样看待文

化的,而要看成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第二个

观点是,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

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１〕正如上面提到的一样,许多学者是

从人们的习俗、传统、习惯、语言等人的行为体现来定义文化的.如当代英国文

化人类学家泰勒(１８３２—１９１７)在１８７１年写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所给予

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

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的能力和习惯.”〔２〕而事实上文化

的根本属性是它的编码的序列性.人的活动是以人所特有的编码实现人的愿望

和目的,文化行为或文化活动具有程序化特征.背离某种文化也就是某种编码

序列的失序或缺失.文化的编码序列是在其实际的活动过程中表征出来的.人

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代码的编制过程.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文化序

列———文化基因,我们可以从任何一段文化编码中找到对应的文明类型.
文化编码是“人为”的.现代科学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基因序列是普遍存在

的,生物物种是遗传编码规定的也是其在自然界中呈现多样性的依据.文化作

为自然形态的“伴生物”是人为的东西,是人为自己确定的交流方式、方法、规则、
目标、途径等的编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历史活动

中,外化和对象化的自身本质力量,以改造利用客观世界并确证和发展自我本质

的过程和成果.在这里,一方面,文化体现了一种本质力量对象化,即“人为”;另
一方面,外在世界对人自身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发展,即“为人”.但是,文化作为

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贯通的桥梁,这个文化进入人的本质力量的过程不是可以随

意或任性而为的.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３〕人是来自自

然、效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
文化编码具有“为人”指向性.文化的编码序列具有人为性,而人为不是盲

目的,而是有指向性的,即“为人”而“人为”,其目的是“化人”即教化于人.文化

编码和文化的指向互为依存.文化的指向具有目的性,文化的编码具有文化实

现的工具性.在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无论离开指向的编码抑或离开编码的

指向,都是不可想像的,二者在人类文化中是内在的统一,文化是内含于为人取

向的目的性之中的.从文化的价值角度讲,毫无疑问,人是文化的主体,同时文

化具有主体性特征.其价值在于教化于人,为主体的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

发展生产力与和谐生产关系的能力支撑.在这里,“文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主客

体的关系,更是主体间的关系.”〔４〕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所有者,而且是文化

的主体承担者.因此马克思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
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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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５〕由此

看来,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离开人就无所谓文化,也不会存在人的文化活动.
总之,文化从人出发,因人而发生和发展,又由人发挥作用,教化于人类,服

务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基因的特性是“人为性”与“为人性”的辩证统一.

二、文化基因的功能:民族传承的符号与文化自觉的条件

文化总是和民族相关联,不同的民族其文化符号系统不同.文化符号是一

种文化的表意系统,它蕴含了许多独特、深沉的象征意义,并表征了民族文化的

特殊性.中华民族蕴含了中华大地５６个民族文化于一体,各民族文化以汉文化

为主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自

觉是以一定的文化为其对象建立的自觉认识,其根基和前提是文化认同.
文化具有符号性特征,带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是民族记忆的符号表达.符

号是社会所接受的、以集体习惯和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文化表达手段.民族文化

符号正是在一定的符号记忆的事实基础上,被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赋

予其主观情感.民族文化符号蕴含了该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是民

族文化的外化和载体.这些符号具有以下特点:一,民族性.民族文化符号蕴含

着民族语言、民族地域、民族心理和民族生活特点的文化信息,是得到“民族共同

体”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文化表象.二,传承性.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产物,
是人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加工、创造、赋予意义,并在一代一代的群体成

员中加工传承,并不断地被赋予其新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三,情感性.涵盖

理性和非理性的情感诉求,是民族心理的感性告白.〔６〕民族文化这些符号是一个

多层级的系统,包罗多种象征符号及其链条,赋予和呈现出该民族的独特性特

征,如语言文字、神灵观念、风俗习惯、图腾、节庆日、传说和英雄人物等.这些符

号有的与民族起源有关,有的体现民族特色,有的体现民族心理,有的体现民族

团结,有的体现共同理想等等.〔７〕

民族传承的符号是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民族文化符号是在长期的社

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成员对自身的文化符号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归属,
以此为基础建立对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身份认同,既包含民族身

份认同,还包含在多民族国家中在民族认同层面之上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依

托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依托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即对民族传统、价值和符号的

共同承认.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形成的先决条件,其表现如

下:首先,民族认同的前提是民族历史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认同表现为对“我是

谁”的回答,对我“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将去何方”等“历史密码”的寻求,使人

走向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处.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为身份认同提供答案,并在全

民族的共同体验中进一步强化民族的记忆.其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包含着

历史记忆.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层次.在多民族国

家,多民族的共同认同植根于彼此共享共有的历史记忆,如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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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自然灾害以及共同铸就的辉煌历史等.再次,历史记忆是共同的文化心理

产生的内在条件.历史记忆“产生了仪式与典礼、习俗和节日、传统与象征符号,
每一代人都以此来纪念和赞颂民族.”〔８〕在民族文化活动中,文化象征符号反复

被提及、重现与塑造,促使民族成员产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归属感,并使

各成员在彼此交往中体验到快乐.与此同时,一些直观感性的文化符号在交往

中不断被证实、培育、传递.这样,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情感体验就慢慢

地积淀起来了.同时,这些内容又以文字的形式展现,语言的方式传播,通过情

感的表达交流,形成新的符号系统.斯图亚特 霍尔指出:“文化身份既是‘存
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既属于过去同样也属于未来与一切有历史事物

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９〕

文化是文化自觉的逻辑前提.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我们首先应该从考察

文化自觉的内涵开始.因思考视角和关注层面的不同,人们对文化自觉内涵的

理解和概括也不尽相同,对其表述较多,而本文是对国家认同的价值有针对性地

阐述己见.第一,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文化自觉,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文化(认
识客体)的认知把握,表现为对文化变迁发展本质规律的认识评价.第二,作为

价值论范畴的文化自觉,是人们在文化价值选择建构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通过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对比度和反差性,揭示和展现社会发展中的自在性、自
发性和自为性.第三,作为实践论范畴的文化自觉.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
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文化自觉是人对自身社会实践活动的自觉,反映了人类

所独有的对理想世界的把握和客观规律的尊重.从对文化自觉内涵的理解,我
们不难看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化自觉的前提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也谈不

上自觉.国家认同本身内涵了文化的认同,而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对文

化的自觉.因此,文化自觉就应该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理解了这一点,我
们就不难理解文化自觉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和价值.文化自觉根源于人的文化

主体性及人的文化意识觉醒,是人对自我的文化认识和反思,自觉建立起来的文

化价值观念.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出发,在
人的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自觉对人及其存在状态、现实使命、未来走向

的理解把握意义重大.这种自觉不仅是种思想观点,更是种主动追求、自觉践行

的理性态度和文化意识,它以文化为前提,是对文化的一种批判、扬弃、超越和创

新的实践过程.所以,文化自觉是把文化意识体验和文化价值反思结合起来的

文化实践理论,影响着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决定着国家的认同方向.
文化是文化自觉的价值源泉.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反思,

表现为价值建构和价值追求,属于价值论范畴.对不同文化主体而言,文化自觉

具有差异性,观点相悖的文化自觉,是由于他们所信奉的价值取向不同所造成

的.由文化自觉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自觉,正体现了认同的非强制性.价值

理念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自觉内含着对核心价值的认同.这种价值观念

具有强烈的方向特指性,是文化主体的特殊价值取向和利益所在.人的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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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有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因而,文化自觉体现了不同的

价值主体在选择和构建文化体系过程中所秉持的价值观念.西方文化霸权主

义、日本武士精神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等,反映着不同文化自觉的价值.
综上,文化是民族传承的符号,文化自觉也就是人们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认

识.人们如何认识本民族的民族传承符号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本民族的价值观

和民族精神,这成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三、文化基因的价值:国家认同的生成

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于所属国家的自我识别,即把自身与国家所荷载的文

化与自身主体文化的同一性互映,是自身文化与国家文化的统一性辨识.国家

认同可以从“文化—心理”和“政治—法律”两个层面来理解.对于“文化—心理”
层面,文化在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自不必说.我们主要谈谈“政治—法律”层面文

化的纽带作用.在这个层面上,首先倾听一下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

解释:“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

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１０〕每一种政治的权力都内涵

着一种文化的支撑.从执政理念到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特定文化的维

系.美国学者埃通加曼格尔不无感慨地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为维持统治、
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国家通常需要文化认同上的支持,一种政权倡导的文化被人

们认同接受后,就可以使政权获得稳定力和凝聚力.借助文化认同,国家政权可

以预防和抵制大规模暴力冲突,降低治理成本.文化通过对国家认同产生直接

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具有规范引导政治行为的强大功能.文化基因对国

家认同的价值生成作用,可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中加以理解.
(一)文化影响政治.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文化可以弥合裂缝、缓和矛盾、

引导观念,这些化人功能使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作用.政治的文化性特质已成

为施政的基础和出发点,成为建设共同生活的重要途径.
首先,政治文化的认同是政治系统持续稳定的基础.政治建国是政治文化

建立与变革的具体化,政治信仰是政治制度的反映,它的稳定需要法律规章制度

来保障.社会大众对政治系统、政治目标的积极态度有利于政权稳定,对既定政

治理想、价值目标、行为规范等产生怀疑时,原有的政治价值取向将发生变化或

被抛弃,政治稳定将被破坏.而稳定、法治、高效的社会环境正是和谐社会文化

的客观要求.文化通过沉淀于制度、规范、秩序以及道德等的深处,内在地影响

国家的政治.国家认同表面是政治的认同,但实质是政治合法性背后文化的认

同.所以,建设同质性公共文化,有利于引导社会大众以理性合法方式解决冲

突,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其次,文化基因对国家认同价值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为维护政权统治、达

成政治目标,需要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赋予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尤其是一

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传承性,如果政权内涵了这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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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众也就能顺从这一政权,形成国家认同行为.因此,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

家都力求将一种文化的基因内化于国家政权当中,塑造有助于增加民众对国家

的认同价值的生成,而这种文化基因一旦嵌入,就能达到内稳.如中国古代从黄

老学说到独尊儒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文化与政冶的互渗,产生了可称之为

文化政治的政治新形式.文化与政治互渗互融使文化已不只是解决政治争端的

一种凭借,而且表现为政治冲突本身.“文化政治”时代,以“现代化”“民主化”为
特征的日常生活世界更受人们关注,个人逐渐从特权和层级的非平等状态下解

放出来,而文化本身已悄然在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凸显.“文化政治化意味着将语

言、手势、具体化形式和行为举止的形式、形象、交互式社会习俗等带入到明确的

反思之中使它们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也使它们成为明确的选择和决定的

事务.”〔１１〕由此看来,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代表的阶级斗争理论正以文化

的新形式展露出来.事实上,文化对政治的制衡作用,先人深谙其道,从中国古

代帝国的统治到西方历代民族国家重建,国家认同形成都具有文化建构的特点.
宪法的实施有助于形成公共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制度选择是国家认同认可的.
由此可见,文化政治还需要以宪法和法治为导向的政治教育,以便使价值观和文

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大众通过理性交往和平等商议逐渐形成一致的政治文化认

同.通过这种形式使传统的道德以最大限度得到法的形制,并深刻地根植于自

由的政治文化情境之中,得到法之外的道德与法的同治.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
不是简单的传统文化认同与现实政治体制的认同,而是要在尊重传统的事实性

认同的基础上,加强以主流政治文化为导向的共同体意识建设.也就是说,增强

民族国家认同,就要加强以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建设.
(二)政治影响文化.任何具体的文化形态必定会受到特定政治因素的影

响,表现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等的熏染.文化取向不是一个真空地

带,而是与政权的政治目的密切契合.〔１２〕政治通过制度政策对文化产生影响.

２０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种族冲突、战争、屠杀、恐袭事件不绝于耳,
这些悲剧“暴露出了不同形式的民族问题之间在内容和本质上的相似和一致,也
暴露出在不同表象后面隐藏的内在逻辑统一以及世界体系结构危机症结所

在”.〔１３〕政治来源于文化,但又不同于文化,它是附有强制力的,可以通过付诸于

暴力向外宣称自身文化的意志.这种政治的有形化(如军队)暴力展示的有害性

是不言自明的,和平与自由是每一个民族都追求的理想目标,这样如何“创造出

一种既有统一性又有包容性、适合各种族文化背景的个人和群体共同生存发展

的政治空间和保障机制”〔１４〕显得尤为重要.这表明政治正在寻求一种“共识文

化”来解决冲突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影响着文化的走向.而这种“共识文化”
的形成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不仅要求国与国的共识,而且其困难在于一国之

内国民与国家层面的共识的统一,因为不同国家其“文化—心理”是不同的,这是

关键.由此,现当代国家认同的实现不单是国内的认同,而是涵盖了国与国之间

的共识以及国民对共识的认同.例如,欧盟等大共同体的认同.可见,每种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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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对认同产生影响的直接强制性或间接引导性因素虽不能彻底改变整个国家

的文化认同,但对于认同的价值取向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首先,政策影响民族

意识的变化.民族意识也可说是族群或种群的意识,在多民族国家,表现为其内

部各民族的共同价值意识.而个体的民族意识是民族意识的外在表现,是在多

民族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并固化的.不同民族受各自独特环境影响形成了体

质、心理、文化等多方面差异.但随着政策的引导,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在
信息化的带动下,人们密切的沟通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此过程中

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中不断被相互认识、认同,族群差异逐渐缩小,其民族意识

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其次,政治通过国家现象、国家仪式影响文化.文化

对国家认同的作用不仅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而且表现在国家层面的

象征意义上,如国徽、国旗、国歌等,以及一些重要的国家仪式,如阅兵等.不同

的表象所代表的意义系统,深深地铭刻在国民心中.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崇拜和

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想象,都极大地激励着国人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总之,文化基因是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前提.一方

面,文化认同是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各民族所包含的文化基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

提供了文化思想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巩固也需要文化认同.国家利

用各民族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基因,获得各民族的认可,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深化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探寻各民族文化基因中具有的国

家认同的逻辑,构建各民族认同的文化,最终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注释:
〔１〕〔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９页.

〔２〕〔英〕泰勒:«文化的定义»,蔡江浓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页.

〔３〕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５页.

〔４〕郭湛:«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３页.

〔６〕霍桂桓:«论作为文化软实力之载体的符号»,«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７〕刘莉:«全球场域中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广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８〕〔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１页.

〔９〕〔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１页.

〔１０〕〔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页.

〔１１〕〔英〕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彭利平译,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６－１５７、１４３页.

〔１２〕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０页.

〔１３〕〔１４〕王建娥等主编:«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页.

〔责任编辑:刘　毅〕

—２９１—

学术界２０１６．９学者专论


